
月色流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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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悬于中天，纳闷且氤氲，她想送给

人间以博大、清闲，成片的月光是她的馈

赠，希冀用一种爱的方式播撒世人，世人

皆朦胧， 没有多少人能够明白一枚月的

夙愿， 虽然他们用无数诗歌颂了千载万

年。

月是中秋的卷首， 节日因为有了月

而倍感妖娆、 华贵， 月代表着思念与团

圆，本身就是一种愿望，聚少离多本是人

生的常态， 有谁能守着一轮明月终其一

生？

月是最凄美的场景了， 沿着这家走

向那家，走向繁华，走向万家灯火。 月闻

到了人间烟火， 有烟火的气息才是生命

的征兆， 这世间没有随随便便的瓜田李

下。

小时候， 灯少、 人也少， 车稀疏得

要命， 没有烟尘缭绕眼帘， 最亮眼的莫

过于乡下的月亮了。 大而奇， 俏而美，

你在月下可以做各式各样的伎俩， 月不

会怪罪， 月是人间的使者， 从来用慈悲

的心肠面对着苍生。 月知道你不容易，

知道你要辛勤地劳作， 明白你在无灯的

岁月里， 可以借一袖月光让书生意气挥

洒。

月是有头发的。这是出于谁之口，早

忘了， 因为柳树毫不留情地将自己的流

苏挂在月梢， 人约黄昏后是一种全新的

意境。 那时候的爱长久、痴缠，没有敢随

便越出雷池， 更不会借着月色随便偷窥

别人墙头的风景，月不乐意，收敛起自己

的光芒，你偷了，便是贼，人人皆可唾骂

的贼。

为何人的记忆如此禁不起时间的敲

打，为何人总怀念小时候的往事？ 是纯，

还是怀念，抑或是成人世界的不满，但不

管如何？ 月浏览了千年，从不消停，她将

文明窝藏，将灿烂雪藏，多少硝烟弥漫，

她依然坚挺着走了过来。人再强大，也无

法左右月的行踪，人再懦弱，也可以让自

信盈怀，这便是生命的矛盾。该来的你挡

不住，你没有的，休想得到。

月也是一把刀，圆月是刀在藏，弯月

是刀在露，砍了你的笑，割了你的娆，还

一个政治清明、太平盛世。

月下的风景最为强烈， 爱是萌动最

厉害的情愫了：风是柳的爱，月是媒婆，

不絮叨，真正的爱要的是持久性的浪漫，

不是一勺一碗一天时间。月是世间的爱，

月下之风，总是衬托着吉祥与如意，风温

柔着刮，月与风一唱一和，将这样一个中

秋节， 唱成了风花雪月， 颂成了秋意四

起，而秋月无边，风云际会才是人生的赞

美诗，万事万物要想成功，都离不开前赴

后继。

月毫无停留之意，月从不知疲倦，不

管你要或者不要， 她总要虔诚地播下圣

意，月光是她的语言，一唱一世界，一和

一菩提。

总幻想着可以摘下月光来， 变成一

首诗，长成一束发，栽成一树花，更或者

摇身变成一位美妙的少女， 要与我厮守

一抹百年时光。

人山人海，路过了便会忘记，哪怕他

是旧情抑或新欢；

月光华华， 让你用一辈子时光珍藏

她的爱恨情愁， 就像在这样一个执着的

夜晚，万籁俱寂、生事造谣，一个憔悴瘦

弱的中年人，用满腹才情，裹下了一袖月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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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丁井文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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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巳蛇年，公元

2013

年，是丁井文先生

为首任校长的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创办

60

周

年，且是他辞世

10

周年。 又是我识先生、有

幸从他学习书画艺术鉴赏并交往近

30

年。

适逢重阳登高怀古， 禁不住我要回忆往事，

从头叙说这位家乡人和社会尊敬的老革命、

热心献身人民美术事业的“画坛伯乐”。

1912

年

3

月， 丁井文先生出生于河南

省博爱县闪拐村的一个回族家庭。丁姓是当

地回族大姓，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颇有名望

的阿訇。先生自幼随着在信阳做生意的祖父

生活，从小就喜爱绘画，后来远到省城开封

求学，和魏紫熙等人同学，

1933

年毕业于河

南艺术师范学校。毕业后，他先后在中牟、郏

县和信阳等地当教师，做美术教员。 抗日战

争爆发后，

25

岁的丁井文毅然投笔从戎，到

竹沟参加新四军属下的抗日游击队，翌年又

奔赴革命圣地延安。 在延安入“鲁艺”学习

后，他发挥自己的绘画特长，积极画宣传画，

画“朱毛”领袖像，画连环画《张思德》等，受

到上级关注和好评。不久被选调到中央警卫

团， 参加保卫毛主席和中央领导的重要工

作。

1948

年在西柏坡，他晋升并担任了中央

警卫团内卫连指导员，直接负责毛主席等领

导的贴身保卫工作。 但是，由衷喜爱美术的

丁井文先生，于北平和平解放后，便要求重

返美术界，为开拓人民美术事业服务。 后经

组织安排，便和诗人艾青等人一道，作为军

代表， 负责接管中央美院前身的北平艺专。

1950

年中央美术学院成立， 丁井文先生先

后出任美院办公室主任、人事科长等，后来

又奉命创办中央美院附中， 并长期担任校

长。 从此，他把自己的大半生无私奉献给了

美术教育事业，精诚团结老一代画家、教授，

广育桃李，超拔先进，培养了许多美术人才，

从而被誉为“画坛伯乐”和中央美院的“艺坛

元勋”。

我与先生相识于上个世纪

80

年代。 当

时我还在博爱县工作，开始对这位有着传奇

经历、在京城享有大名的前辈乡贤了解并不

多， 仅限于豫北名宿林化南先生的讲述，还

有《博爱县志》里的简记。而后来慕名去拜访

他，真正见到他本人时，第一面相见也貌不

惊人，其时井文先生已年逾古稀，大个子，看

人看物总是眯着眼睛。他位于中国美术馆后

面之“丁府”的寒碜，更是出乎我的意料。 他

的住处， 是一座已经被分割过的旧式大院，

进门穿过一个很暗的半截小胡同， 偏院里

面， 由自成一体的老房子为家， 窗前的一

棵枣树占据了大半的空间 。 老房子里面 ，

除了自然摆放的旧家具、 床铺以外， 就是

随地摞着的书籍资料， 但墙上多挂名家字

画。 主人淡定沉稳， 衣着朴素， 没有常见

的文化人或老干部的那种派头， 看上去倒

像一位退休的工友。 和我交谈， 他话也不

多，一句是一句，丝毫不提当年在中央领导

身边的事，也没有抱怨现实，谈话多问及家

乡，流露出游子思乡并关心家乡建设的殷切

之情。

第一次见面，井文先生朴实忠厚、平易

近人的感情与个性， 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从此，我们开始了长达近

30

年的忘年之交。

随后，每次见面，井文先生的第一句话

总是：老家的“画迷”又来了！

随着交往益深，再去拜访他，他都热情

地将其收藏的名家字画拿出来，让我仔细观

赏。 如李可染、陆俨少的山水，李苦禅的雄

鹰，黄胄为他画的《群驴图》长卷，黄永玉的

《荷花》，启功先生的书画，吴作人、萧淑芳夫

妇的画，还有关山月的梅花等，不仅是看画，

井文先生还一一细数与大画家们交往的逸

事， 也帮助我分析和鉴赏画家的风格与特

长。 谈话有时要持续到天黑才结束，每次我

都觉得是上了一堂高级艺术鉴赏课。随着与

井文先生的深入交往， 经他的指点与引导，

我也由书画爱好逐步提高到艺术鉴赏兼收

藏。 久而久之，以至于鉴赏优秀的书画成了

我业余生活里的唯一爱好，提高了自己精神

生活的层次，丰富了人生的滋味与修养。 目

前，我虽然退休多年，可缘于爱好书画，日常

生活自觉还很充实。

有一年冬天， 我在拜访他与他长谈之

后，婉转提出要请他吃顿便饭，他说好啊，一

点也没有推辞。但是，他说应该由他做东。我

跟着他在老北京的胡同里转来转去，最后来

到前门旁边的一家清真餐馆。 一进门，他向

熟悉的服务员要了两碗羊肉泡馍，然后落座

等馍又掰馍饼。 他看我掰的大小不等不均

匀，笑着说，一看你就是不常吃泡馍的主儿！

你这样掰馍，后厨给你的汤便不会讲究。 接

着我们都大笑起来。

随着交往和友情的加深，我逐渐了解了

他早年的历史，对他后来平静、亲和的人生

修为方式和甘于奉献的精神十分钦敬，这也

直接影响了我向他学习，在地方工作中遇事

先替他人着想，决策的时候，应充分尊重群

众意愿的方法及工作思路。

按说，井文先生是老革命、老前辈了。他

年轻的时候当过乡村教师，后来为抗日报国

参加新四军游击队，在延安，是“鲁艺”美术

系第四届的

35

名学员之一。这个时候，他开

始使用“劳丁”的艺名，意思是，要做劳动人

民之中的一个辛勤的园丁。 到了中央警卫

团， 毛主席还表扬他用的这个艺名意思好。

后来在西柏坡，他是内卫连的指导员，也就

是古话说的“御前侍卫长”了！但他始终有颗

朴素和平凡的赤子之心，北平解放，党中央

机关一进京，新中国成立在望，他就明确要

求回到自己挚爱的美术界，并从事美术教育

到最后。

当初， 小小年纪就离开了生身父母，故

而井文先生一直无法弄清楚自己的确切年

龄和出生日。 于是，他干脆把自己入党的日

子，

1940

年的

3

月

18

日这天， 视为自己的

出生日。

1953

年，在徐悲鸿校长的规划下，

中央美院附中创办了， 丁井文出任首任校

长。他白手起家办学，经过缜密思考，还提出

“小盆栽大树”的教学与人才设想。他打个比

喻说：“附中在首都北京，是中央美院下属的

唯一的中等美术学校， 相对于美院来说，类

似一个不大的花盆。 我们就是要想办法，通

过自己的努力，为美院和全国的美术界培养

出一棵棵参天大树来！ ”为了撑起中等美术

教育的一片新天地，井文先生从建校初期的

基建到招生工作， 从学生的学习到食宿，甚

至夜间检查宿舍为学生盖被子，真正是一位

名副其实的护花园丁。随着附中的教学逐步

提高，一方面，他积极为大学和美术界推荐

附中的艺术拔尖人才；另一方面，请来了著

名美术家王式廓、何海霞、蒋兆和、艾中信、

吴作人、叶浅予、傅抱石、宗其香等人，来附

中授课开讲座；还组织带领学生走访大师齐

白石、陈半丁等人，并为刚刚调来北京的青

年画家黄胄，在附中安排了绘画工作室。 附

中越来越好，井文先生喜在心头，又利用自

己的影响，请来陈毅、郭沫若等领导人视察

学校。也请“中国的保尔”———吴运铎为学生

作报告，培养青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

观。

1953

年， 清代皇族后裔金廉锈考上了

刚开办的美院附中，丁井文了解到她家庭困

难，批准减免了她的学费。附中毕业之后，丁

校长又亲自为她办理了上美院的助学金。三

年后，她的弟弟金连经也是通过上附中再上

美院，校长也一样为他办理助学金。如今，姐

弟俩因艺术贡献突出，已分别是北京西城区

的人大代表和市政协常委。

现为中央戏曲学院教授的张秉尧，当年

因为家庭困难，眼看无法上学，是丁校长热

心相助， 才顺利完成了附中和美院的学业。

回忆丁井文，张秉尧总说：“丁井文校长就像

父亲一样关爱我们，总是在困难的时候及时

帮助我们。 是他改变了我们的人生境遇，为

我们铺下了通往成功的道路。 ”

1953

年， 已是中央美院毕业生的王学

仲，响应学校号召要报名支边。这时，负责毕

业生分配的丁井文同志找到他，说服他应该

发挥自己优秀的业务专长， 到大专院校任

教。 王学仲于是到天津大学艺术系工作。 现

在是知名书法家和文化大家，曾经任中国书

协第二、三届副主席。

周思聪的爱人卢沉，当年报考中央美院

附中， 丁井文得知他是苏州美专毕业的，就

建议他直接报考中央美院。 后来，又指名要

卢沉来附中任教。卢沉说：“是丁校长的一句

话，让我节省了宝贵的四年时间。”这也充分

证明了井文先生为“画坛伯乐”名不虚传。

还有，前面说的张秉尧，是回族学生。他因为

家庭困难，附中毕业要直接参加工作。 丁井

文校长知道后，语重心长地说他：“少数民族

人才缺乏，你一定要上大学，为家乡和伊斯

兰民族争光，怎么能被眼前的困难吓到呢？”

丁井文帮助他，他上了美院的雕塑系，现在

是中央戏剧学院的美术教授。丁井文倾心帮

助学生的例子，数不胜数。

三年自然灾害中，

1960

年前后，群众食

不果腹， 在校师生的生活水平也没有保障。

作为校长， 井文先生经常带头捐献粮票，并

坚持在校和同学们吃一样的伙食。后来经过

他八方协调，好不容易为附中的学生争取到

每天早餐吃一个鸡蛋、 加一杯牛奶的 “特

权”。 至今有不少毕业于美院附中的画家和

艺术家，提起尊敬的丁井文校长来，还脱口

直呼“老爸爸”。 他过八十大寿时，自己都忘

记了，是当年的学生崔如琢出面在北京饭店

预先订好了宴席，又和同学们一起到家里把

老校长夫妇请到祝寿的宴会上，眼看满园桃

李芬芳，丁井文先生高兴极了，一下子流出

了激动的眼泪！

可是，“文革”开始后，井文先生作为“走

资派”也曾受到过冲击，被“革命小将”贴大

字报，架“喷气式”批斗。有一次，食堂的于兆

芳厨师实在看不下去了，手拿两把菜刀登台

大喊：“丁校长是保卫过毛主席的老革命。毛

主席说过劳丁是好人，谁批斗他，就是反对

毛主席！ ”从此，井文先生少了许多迫害。

1977

年春天， 丁井文获得政治上的平

反。 不少人来家里为他祝贺，也有学生来道

歉的，井文先生宽厚地说：“我年轻的时候也

犯过错误。搞运动嘛，错又不全在你们……”

经受磨难的井文先生， 把事情看得更淡了。

不久， 他谢绝了自己在中央警卫团的老领

导、老首长，这时位在中央领导人之列的汪

东兴同志的好意，组织上想安排他到南方某

省担任重要的职务。 丁井文则对老领导说，

他还要继续留在美术界，为美术事业的繁荣

服务。后来，文化部成立了中国画创作组，他

受命担任常务副组长。 他首先列了个名单，

按名单逐一找到画家，组建新时期的创作队

伍。这时，石鲁在西安还受着迫害，一度精神

失常。 丁井文和华君武一起请示领导后，井

文先生又亲自到西安， 接石鲁到北京治病。

先后调动李可染、李苦禅、刘海粟、程十发、

朱屺瞻、董寿平、黄胄和石鲁等，使数十位画

坛精英陆续来到中国画创作组。劫后余生的

老友们，会聚一堂，庆祝重获自由和艺术新

生，创作了一大批优秀作品。 丁井文不满足

解放了老画家，还想着把史国良、郭怡宗、古

干等年轻人吸收进创作组， 请老画家传帮

带。 中国画创作组的工作正常开展后，井文

先生又回到中央美院老本行工作。他重当附

中校长，还当过美院国画系主任，刘大为、马

振声、杨力舟、杨刚等人，经他的手，在美院

成为“文革”后的首届研究生。

他对美术事业的贡献有目共睹，所以当

选为中国美协第三、四届理事，享受国务院

特殊津贴。

1984

年

3

月

5

日，丁井文先生光

荣离休。 他一生乐于助人，离休后不再向学

校和组织提任何额外要求， 直到

80

岁还自

己骑着自行车参加活动。 他的儿子退伍后，

想转业到美院附中工作，他不同意。 女儿在

空军司令部医务室工作，转业时要他托领导

帮忙，他也没有答应。他自己的住房问题，多

次谢绝文化部和美院的照顾，直到他去世的

前一年，才改善了居住条件。 晚年他勤于作

画，画花鸟画，梅兰竹菊和麻雀图。 黄永玉

说：“井文先生画得一手好水墨，尤其是麻雀

特别精彩……换了别人，早就自吹是‘麻雀

丁’或中国画雀第一人了。 ”

井文先生故乡情深。 晚年他常对人说，

国家的少数民族政策很好，但少数民族目前

还缺乏人才。 只有把人才培养好了多了，民

族团结与经济繁荣才大有希望。 为此，他最

后同亲属们一起，捐助数十万元，在老家闪

拐村建起了一所民族学校。博爱县政府为纪

念他热爱家乡的功绩和深情，将这所小学命

名为“井文小学”。

井文先生既是一个无比忠诚的老革命、

老干部、 新中国美术教育事业的开拓者，又

是一位品德高尚的当代大贤。我有幸受教于

他， 他为我指点艺术和人生的双重境界，我

将永远怀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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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聚天下之中

研讨中原诗歌

河南省第十八届黄河诗会在汝南召开

������

本报讯 （记者马朝霞）

9

月

29

日，由河南省作家协会、河南省

文学院、河南省诗歌学会主办，驻马店日报社、驻马店市诗歌学会、汝

南县委县政府承办的为期

3

天的河南省第十八届黄河诗会在驻马店

市汝南县落下帷幕。 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家协会主席李佩甫，省文联

原主席、著名作家南丁，省文联副主席、著名作家郑彦英，河南省委宣

传部文艺处副处长张邨，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省文学院院长、著名评

论家何弘，《诗刊》编辑部主任杨志学，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省文学院

副院长、省诗歌学会会长、著名诗人马新朝，驻马店市政协主席、著名

诗人刘军甫， 以及省内外的近百名诗人、 诗歌评论家参加了此次诗

会。会议开幕式和研讨会分别由省诗歌学会执行会长、《党的生活》杂

志总编辑高金光和省诗歌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吴元成主持。

驻马店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驻马店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省诗

歌学会副会长， 著名诗人刘根社介绍了驻马店市诗歌队伍的发展与

现状。 驻马店市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诗经》中《汝坟》的爱情故事就

发生在驻马店。 特别是新时期以来，从天中大地上走出了林染、易殿

选、程光炜等全国著名的诗人。 当下，余子愚、衣水、蚂蚁、江野等，也

在全国逐渐崭露头角， 驻马店诗群正在成为中原诗群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

会上， 马新朝代表河南省诗歌学会对河南的诗歌发展状况进行

了工作汇报。他希望河南诗人要加强团结，经常交流，加强诗歌评论，

重视本土诗人。与会诗人、诗歌评论家围绕“突围、突破———中原诗歌

的现状与发展”进行了深入研讨。 谢克强、南丁、杨志学、单占生、子

川、何弘、张洪波、孔祥敬、谷禾、张鲜明、邹建军、陈有才、罗小凤等诗

人、诗歌评论家纷纷发言，为河南诗歌把脉。 认为中原诗歌是进入新

诗以来生存状态最好的时期，应该继承中原诗人的探索和创新精神，

对中原诗群的外延与内涵进行深度挖掘和探索。

诗会经研究决定， 授予为中原诗歌创作和河南省诗歌学会发展

作出突出贡献的高旭旺、萍子“河南省第二届中原诗歌突出贡献奖”

荣誉称号。 决定增补孙友民等

13

位诗人为河南省诗歌学会理事。 与

会诗人还到汝南县产业集聚区、天中山文化园等地进行了采风。

黄河诗会是河南省诗歌学会主办的全国性诗歌学术交流活动，

从

1986

年在郑州黄河游览区举行第一届黄河诗会以来，迄今为止已

举办了

18

届，对推动河南省诗歌创作和文学活动的发展起到了不可

低估的作用，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已经成为河南文学面向全国

的一个响亮品牌。黄河诗会作为全国文学界举办届数最多、持续时间

最长、影响范围较广的文学活动，受到了中国作家协会、中国诗歌学

会的赞赏和好评，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诗歌创作的传播与发展，在全国

产生了重大影响。我市青年诗人马万里、琳子、张艳庭、刘良伟参加了

本届诗会。

沉吟的草根

□

查仕成

流浪歌手

夜晚，喧嚣的街边

一对年轻的兄弟丢掉羞怯

用稚嫩的歌喉诠释生活

小小音响落满风尘

歌却是流行的

脚下的舞台，多么地大多么地大啊

而行人很少下来

纸箱底陈列的分币

像盯向生活的眼睛

漂泊只为生存

流浪只为梦想

年轻兄弟用掉色的吉他

拨响了多少游子的心弦

发传单的女学生

怀抱厚厚一摞传单

在街口，怯怯地送出一份少女的答卷

黑里透红的脸庞青春动人

朴素的衣着遮不住成长的美丽

浓重的乡音，让人想起老家的青玉米

想起那片生生不息的黑土地

趁着假期挣一份学费

替长年奔波的父母分担一分道义

穷人的孩子总是

先想到亲人后想到自己

谁自强自立

谁就夯实了幸福的根基

谁心怀感恩

谁就领悟了人生的真谛

可敬的小妹妹

一边散发广告传单

一边传播着生活的哲理

卖苹果的农妇

用一辆农用三轮

把一季的成果展示在街边

供往来的路人评判挑选

黝红的皮肤遮掩了她的年龄

粗壮的胳膊袒露着

心头上的一桩桩家事

生活的刀

模糊了她的性别

淡化了女性的轻柔

偶尔的微笑

还是流露出草根下的母爱

小桃夺目红

□

冯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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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凤仙花。还有一个小名，我们称它

为“小桃红”，像个乡下女孩的名。 这是“女人

花”。 姥姥、母亲，故乡的女人，她们在生命里

都栽种过。植在瓷盆中、旧碗里或乡村闲置不

用的木马槽、 石猪槽。 花的位置多固定在墙

头、影壁墙或糊满绵纸剪花的窗下。

我们那里生长的凤仙花， 出场的颜色有

雪白、粉红、紫红、深红、桃红。母亲说过，还有

一种淡蓝的。 我终没见过。

在北中原，乡村凤仙花除了悦目，还有赏

心。最大的用处属于“乡村的化妆工具”，可以

包红指甲。在那个贫朴的乡村年代。在一个个

乡村少女梦中。

我姥姥是这样教我的姐姐包指甲的：采

摘盛期最鲜艳的花朵，放在酒盅里捣成浓浆。

最好加上一捏白矾，这样可以不褪色。揉一团

放上需染的指甲盖上，待稳定后，再掐几叶菜

架上现成的鲜梅豆叶子，裹好，缠上细线。 一

时，

10

个手指或

10

个脚趾都萌着绿叶子。

最佳的染甲时间应该是黄昏后。 那时大

家不再走动， 睡前须将手指或脚趾露在单子

外，免得碰掉。 一夜之后，指甲在黎明前就红

了。 指甲是学着曙光的样子来的。

它的果实是小布袋般的形状，一袋一袋，

悬在风中摇晃，只有偶尔从下面路过的天牛、

瓢虫之类的昆虫， 能听到里面装满的是什么

声音。

果实开始由绿变黄。忽然，有一天不打招

呼，在瞬间炸开。果瓣弹裂卷曲，种子弹出，悄

没声地散落一地。 这守不住的举动让它在乡

村又落下另一个小名———“急性子”。 耐不住

性子呀，仿佛急急等着出嫁似的跳出闺房。这

种结果让我得去数籽而拾。 褐色的。 一、二、

三、四。一颗颗光泽新鲜，像那时夏天，上小学

时带的一包一包防中暑的“人丹”。

这时的时间大概是

9

月。 秋风乍起。

我母亲生前还给我说过一个偏方： 用透

骨草（也就是凤仙花）的全棵搓揉熏洗，可治

关节风湿痛。 那年夏天她还有这病。 我就着

意，留下了许多棵凤仙花的全草。

母亲生前， 每年在院里都要播种许多时

令花草，其中一种就有“小桃红”。 如今，天上

人间，恍如隔世。

那个年代， 北中原故乡有多少女人是同

这种小小的红花一起生长的？ 我不知道。

她们花开，花落，梦想，梦落。由少女长成

母亲。 最后，一棵棵也成“小桃红”的魂了，红

红的遗落大地，在我的北中原。

“女人花，消失在红尘中，女人花，转眼已

成空”。多少年后，在一个城市的暮晚，我坐在

风中，听到梅艳芳是这样唱的。 我听着，觉得

有一点像是说我北中原故乡的凤仙花们。 她

们的小名都叫桃红。

（本报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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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井文先生素描像。 黄永玉 作


